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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与山区少数民族
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

＊

□郭云涛

［摘　要］　通过对广西南部壮、瑶两个族群的比较，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特征及

其对非农职业流动的负面影响。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 “原初社会网络”呈现民族构

成单一、职业构成同质性高、以强关系为主等基本特征。这使得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在非农职业流动过

程中难以融入打工地的地方性社会网络，“新社会网络”难以建构，对非农职业流动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

导致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相对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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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
市场转型过程中，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发生了

相应的变化，外出务工等非农业经营性收入

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１］（Ｐ３）

这意味着市场转型过程中的非农职业流动机会对于

自然资源禀赋较差、传统家庭农业经营收入较低的

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家庭来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

如果能够充分把握市场转型过程中的非农职业流动

机会，通过加强外出务工等非农经营方式增加家庭

收入，则可以摆脱自然资源禀赋的约束，增加家庭收

入，摆脱贫困；另一方面，如果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

中依然处于不利地位，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山区少

数民族农民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那么，在市场转

型过程中，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对市场利用的机会究

＊ 基金项目：“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特聘专家岗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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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如何呢？

笔者对广西南部两个少数民族行政村进行田野

调查。从地理位置上看，在我们所调查的两个少数

民族行政村中，壮族所在的Ｓ行政村包含相邻的两

个同姓氏村屯，处于广西南部土地相对肥沃的丘陵

地区。从本次调查的家户收入来看，地处丘陵地区

的壮族农民家庭的农业经营较为多元化，不仅能够

在水田中种植双季稻、在旱地种植玉米，黑山羊、猪、

鹅等家畜、家禽养殖业也较为发达。３０户受访家庭

平均农业经营年纯收入约为五千元。

Ｓ村壮族农民家庭非农业经营性收入主要以外

出务工为主。该民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分布较为分

散，在矿山工程、灯饰生产销售、陶瓷加工销售、服装

加工、武装押运、运输公司等多个非农职业领域呈现

小规模聚集形态。从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等级来

看，虽然主要以普工为主，但其中有１位私营企业

主，４位包工头，１位厂长和１位部门经理，１位报关

员和１位牛仔裤染色技术员。３０户受访家庭平均

外出务工年均纯收入约为１．２万元。①

而Ｃ村瑶族所居住的行政村处于广西南部石漠

化较严重的山区，为地理上相邻近、相互通婚的４个

小寨子构成。４个寨子离行政村所在地就有１５公

里左右，交通极其闭塞，简易公路才刚刚修通。受自

然资源禀赋的约束，村民只能见缝插针似地种植玉

米，通过编制较为简陋的竹木器具出售以补贴家用。

调查发现，把玉米等农产品折合成货币，３０户受访

家庭平均农业经营年均纯收入约为一千五百元左

右。

非农经营性收入也主要来自于外出务工收入。

从Ｃ村瑶族农民工非农职业的分布来看，３０位受访

者中，１５人在广西南部的国有林场伐木，其中有两

位包工头；其余零零散散地分布在电子厂、五金加

工、腻子粉加工等职业中。在伐木行业，一年只能工

作六七个月，月平均收入在一千一百元左右；电子厂

普通工人月均收入九百五十元左右，熟练工人月均

收入一千一百元左右；而在其他行业，月均收入则只

有九百元左右。３０户受访家庭的外出务工年均纯

收入约为七千元左右。

可见，在传统家庭农业经营收入方面，丘陵地区

的Ｓ村壮族要高于山区的Ｃ村瑶族。自然资源禀赋

差异可以解释这两个少数民族在传统家庭农业经营

方面的收入差距。在非农职业领域，与Ｃ村瑶族相

比，Ｓ村壮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种类较多，非农职业

收入也更高。这说明，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Ｓ村壮

族农民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要高于Ｃ村瑶族。对

此，两个村落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就难以解释了。

总之，对两个地理位置不同的行政村调查表明，

地处山区的Ｃ村瑶族农民在传统家庭农业经营收入

和非农职业收入方面都低于地处丘陵地区的Ｓ村壮

族村民。这说明，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地处Ｃ村山

区的瑶族农民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依然处于不利

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家庭的

相对贫困程度。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地处山区

的Ｃ村瑶族农民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依然处于不

利地位呢？

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因素是导致

山区Ｃ村瑶族农民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处于不利

地位的重要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

非农职业流动是农民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那

么，学术界对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少数民族非农职

业流动进行过哪些研究呢？

二、文献回顾
农民工是劳工移民群体的一种类别。国外对劳

工移民群体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劳工移民过程

中，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在迁移、流动过程中的流动

目的地选择、求职、社会适应、升迁等各个环节都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２］［３］（Ｐ７３～８２）在劳工移民群体内部，不

同种族（民族）劳工移民的社会网络特征间存在显著

差异，社会网络对不同种族（民族）成员职业流动的

影响也有所不同。在黑人等有色种族劳工移民群体

中，社会网络的种族（民族）构成、职业构成同质性较

高，社会网络中嵌入的社会资源有限，存在着明显的

“天花板”效应。［４］（Ｐ１７５）

在中国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研究领域，社会网

络、社会资本与农民非农职业流动是其重要研究议

题之一。［５］（Ｐ１～１０）研究表明，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的每

一环节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但在不同

阶段，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从非农职业流动过程来看，社会网络可以划分为流

动前在家乡建构的“原初社会网络”以及在非农职业

流动过程中建构的“新社会网络”。研究表明，农民

工初次流动主要依赖“原初社会网络”，而在后续的

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新社会网络”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６］（Ｐ９１）

农民工群体内部存在着性别、民族、区域、收入、

职业等方面的差异，是个分化的异质性群体。在社

① 在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背景下，许多农民工返乡回流。因此，

在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５月间，广西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系同仁组
织８位硕士研究生到广西Ｎ市 Ｍ 县两个行政村的５个少数民族屯
寨进行田野调查。我们不仅到市、县两级的农业部门收集资料，也搜
集了各个行政村、屯寨的基本资料，对５个屯寨中５５位农民工进行
了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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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研究中，研

究者们认识到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在不同性别、不同

职业群体中对社会流动的不同影响，却很少研究社

会网络、社会资本在不同民族族群中对社会流动的

不同影响。［７］（Ｐ６５）［８］［９］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也有学

者分析过在少数民族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

社会认同的“内卷化”对非农职业可能产生的种种负

面影响。［１０］从社会网络的视角看，少数民族农民工社

会认同的“内卷化”有可能会对族群成员社会网络特

征产生影响，从而有可能影响族群成员的社会资本

动员和非农职业流动，但该研究并没有拓展这一议

题。因此，该研究虽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但却

没有沿着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视角加以深化和拓展。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性

别、阶层差异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也有研究认识

到少数民族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的社会认同

“内卷化”问题，但却很少有学者系统地分析过社会

资本、社会网络的民族差异及其对少数民族农民工

非农职业流动的不同影响等问题。

而我们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却表明，山区与丘

陵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之间不仅在社会网络特征方

面存在差异，并且这些差异会对山区少数民族农民

工的非农职业流动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山区与丘

陵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间的社会网络存在哪些差

异？社会网络特征的这些差异是如何对山区少数民

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呢？笔者

将通过丘陵地区Ｓ村壮族农民工和Ｃ村山区瑶族农

民工社会网络特征的对比来揭示不同区域族群的社

会网络间存在的差异，并归纳其对山区少数民族农

民工非农职业流动的负面影响机制。

三、Ｓ村壮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特征与非农职业流动

传统农村社会被称为“熟人社会”。这也就意味

着在村落等“熟人社会”共同体中，村民间守望相助，

彼此熟悉、信任。［１１］（Ｐ１０）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这意味

着在传统的村落“熟人社会”中，同村关系是一种“强

关系”。近代以来，中国开始步入现代社会。对现代

社会村落集体社会网络的研究表明，汉族村落转变

为一个“弱熟人社会”，［１２］即同一村落内村民依据血

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化为多个跨村

庄、小规模、人际关系稠密的“小亲族”，［１３］同村关系

反而逐渐淡化，转变为一种“弱关系”。

对丘陵地区Ｓ村的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壮族农

民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民族身份、同村关系都被淡

化。例如，在通婚过程中，没有“男不外娶，女不外

嫁”的传统，族际通婚现象非常普遍。这说明，地处

丘陵地区的Ｓ村壮族农民的民族身份内容被淡化，

社会内同并没有呈现“内卷化”特征。和汉族村落一

样，在Ｓ村壮族，同族、同村身份仅是一种“弱关系”，

村落中的村民也依据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的亲疏

远近分化为数个跨民族、跨村庄、人际关系稠密的

“小亲族”。

１．“小亲族”与流动路径的多元性

Ｓ村壮族的族群身份认同并没有呈现“内卷化”

特征，因此，族群集体社会网络较为开放。集体社会

网络的开放使得族群成员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民族构

成异质性较高，不仅有“小亲族”成员的“强关系”，也

有同村、同族身份等“弱关系”，因此，族群成员个体

社会网络关系构成较为多元。社会网络是传播信息

的重要渠道。族群成员社会网络关系构成的多元性

有利于成员获得非农职业信息。例如，在非农初职

的流动时机上，有的Ｓ村村民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末、８０年代初就通过各种族际社会关系网络得知了

外出打工的信息。在访谈对象中，ＳＦＨ０２年龄最

大，今年５１岁。他很早就听一个汉族朋友说在广西

的大明山、平南等地方打工能赚钱。因此，在１９７９
年，他１９岁时，就出去打工了。他说：

“和朋友在大明山、平南等地的石矿负责打钻。

工作的地方并非正式的矿场，而是私营老板承包的。

每天晚上进山，工作很累，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手、

眼、脑并用，每个月工作二十多天（看天气情况），每

年工作９个月（农忙或其他原因）。收入比在家务工

高很多。后来，我两个弟弟就和我一起出去。我小

弟还自己组织了一帮人，成为小包工头。”（访谈资

料１：ＳＦＨ０２，男，５１岁，小学文化程度，时间：２００９

年４月３０日，地点：Ｓ村其家中大厅。）

在壮族，以他们兄弟仨人为中心，联合邻里、亲

戚和朋友等“小亲族”成员，组成一个工程队，专门从

事有关打洞、开采矿山等非农职业。村民ＳＦＨ０９在

广东中山市的某灯饰厂任厂长。在谈及流动经历

时，他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跟随外地亲戚去广东

中山市某灯饰厂打工。从普工做起，一步一步凭借

自己的努力和老板的赏识、兄弟朋友的帮忙，我从主

管、车间主任、经理助理到经理、厂长。现在，很多亲

戚、朋友都在我厂里做事。”（访谈资料２：ＳＦＨ０９，

男，３２岁，初中文化程度。时间：２００９年５月２日，

地点：Ｓ村其妻子开设的小网吧。）

以这位厂长为中心，他的亲戚、朋友等组成的

“小亲族”主要以灯饰的生产、经销为职业，组成了另

外一个就业路径。壮族还有一些“小亲族”从事瓷器

加工、销售等业务；有的从事煤炭运输、销售；还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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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车队，经营运输公司；有的组成押运公司。总

之，从调查的资料看，在Ｓ村壮族，族群成员的流动

往往以“小亲族”为中心，从事不同的非农职业，流动

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

可见，在Ｓ村壮族，族群分化为不同的、与其他

族群联系密切的“小亲族”。这些“小亲族”使得壮族

农民的非农职业流动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族群成

员流动路径的多元化使得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民族构

成、职业构成异质性更高，有利于同村村民的转职等

职业流动。在访谈中，这种案例较多，如以下２例：

“我开始是跟着我姨夫在县城学开车，帮助他押

车。后面觉得开长途货运车比较危险，也很无聊，收

入也不高。我就出去打工。到广东中山后，我联系

了我们屯里灯饰厂的那个厂长，他答应了，叫我去他

那里工作。一天工作８个小时，从早上８点到１２

点，再从下午１点到５点，如果订单多的话就加班。

工资１　２００左右，从不会有克扣工资的现象。”（访谈

资料３：ＳＦＨ０７，男，２１岁，初中未毕业。时间：２００９
年５月２日，地点：Ｓ村小商店门口。）

“我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刚开始时，年纪

较小，家里也不太缺钱，出去只是为了好玩。一开始

和老乡到广东鞋厂打工，工资计件，一个月有１　５００
元左右，都花光了。后来年纪大点，想学点技术。在

一个老乡的介绍下，安排到了数控操作的岗位。这

个岗位有专门的师傅指导。很快就学会了数控操

作，比那些技校出身的中专生技术还好。”（访谈资

料４：ＳＦＨ１１，男，２３岁，初中未毕业。时间：２００９年

５月２日，地点：Ｓ村其家中大厅。）

壮族农民工的转职往往较为频繁，但通过社会

网络所提供的人情、影响力和信息等社会资源的支

持，转职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职业。因此，在一个相

对分化的少数民族中，众多与其他族群联系密切、非

农职业较为多元的“小亲族”有利于族群成员扩展非

农职业流动路径，从而使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民族、职

业构成异质性更高。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使社会

网络中蕴含更为丰富的信息、影响力等社会资源，对

社会网络资源的动员有利于族群成员的转职等职业

流动。

２．“新社会网络”的建构与非农职业流动

在Ｓ村壮族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形成族群社会

认同的“内卷化”，因此，虽然他们属于少数民族，但

民族身份社会认同的弱化有利于他们融入打工目的

地的地方性社会关系，从而建构“新社会网络”。已

有研究表明，在农民非农初职流动过程中，无论是在

流动目的地、职业的选择和职业机会的获得等方面

都主要依赖于其“初始社会网络”，但在其后的非农

职业流动生涯过程中，其非农职业成就则取决于在

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新社会网络”的重构和网络资

源的动员能力。本研究的田野调查资料再次证明了

这一点。在我们所访谈的３０位壮族流动农民工中，

有６位壮族农民工成功的建构了“新社会网络”，其

非农职业成就也较高。兹举几例：

某男，今年３４岁，１９８９年初中没毕业就跟表哥

一起到海南烧砖、打沙，以后到深圳搞建筑、拉石头，

基本上什么活都干过。离开深圳后到广州做帽子、

做衣服，那时底薪７００元∕月，包吃住，一天７元生

活费。２００２年开始在广州做牛仔裤，一个月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元，是洗衣方面的技工。这个工作是以前在

总厂做电工时认识的一个主管给找的，因为和这个

主管关系好，后来主管被调到分厂当厂长时他就把

我给带过去了，这个部门工资高，很难进去。（访谈

资料５：ＳＦＨ０４，男，３４岁，初中未毕业。时间：２００９

年５月１日，地点：Ｓ村其家院子中。）

某女，今年２８岁，在东莞一家香港人办的电子

厂上班，现在的职位是通关员，即检查出厂的货物的

数量和类型，列出清单，月收入２　８００元左右。她的

人际交往比较广，有很多东莞本地的朋友，而且自己

已经很适应城市的生活，现在是请假回来的，自己返

乡了还有点不适应。（访谈资料６：ＳＦＨ１９，女，２８
岁，初中文化程度。时间：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地点：Ｓ

村其家二楼客厅。）

某男，今年３２岁，１９９３年初中毕业后外出务

工，从事灯具行业。当时的厂规模就只有几十人，以

前是内销，转变到现在为外销型，当时作为普通员工

一个月也只有七百多元。经从底层工作，一天十个

小时，经常加班，没有周末休息时间。个人的工作业

绩使他在１９９９年开始担任主管。担任主管后，经常

和厂领导打交道 ，在广东中山那边认识很多当地的

朋友 ，应酬较多 ，不久就顺利升为厂长，基本工资

３　０００，有提成，月收入大约在６　０００元。现在回家后

仍然和那些朋友有联系，准备利用经验和人脉在南

宁开个灯饰店。（访谈资料７：ＳＦＨ０９，男，３２岁，初

中文化程度。时间：２００９年５月２日，地点：Ｓ村其

妻开设的小网吧。）

上述３位受访者在农民工群体中，在职业收入

或职业声望方面，都处于较优秀的行列。他们的非

农职业生涯之所以较为成功，除了在工作中勤勤恳

恳，积累了一定的业绩和能力，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

们在职业流动过程中融入了由来自不同地方、不同

民族的人员构成的“次级群体”社会关系网，并重新

建构“新社会网络”。通过重构的社会关系和动员关

系中嵌入的社会资源，他们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职业

或收入。

Ｓ村壮族的案例表明，在一个相对分化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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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中，众多的“小亲族”有利于族群成员扩展非农

职业流动路径，从而使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民族、职业

构成异质性更高。个体网络的异质性使社会网络中

蕴含更为丰富的信息、影响力等社会资源，对社会网

络资源的动员有利于族群成员的转职等职业流动。

另外，族群社会网络的开放性、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

性和族际交往经验使Ｓ村壮族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

更容易融入地方性社会关系，建构“新社会网络”的

能力更强。那些网络重构能力较强者，通过重构的

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动员，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职

业或收入。

四、Ｃ村山区瑶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特征与非农职业流动

地处丘陵地区的Ｓ村壮族农民在与其他民族长

期互动、交往过程中，社会认同逐步弱化。与之不同

的是，Ｃ村山区瑶族农民依然较为封闭。集体社会

网络的封闭对Ｃ村山区瑶族族群成员“乡土社会网

络”“新社会网络”特征的建构都产生了影响，从而影

响了族群成员的非农职业流动。

１．“乡土社会网络”特征与非农初职流动

对比丘陵地区的Ｓ村壮族，Ｃ村山区瑶族农民

的“乡土社会网络”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族内交往密切，族群集体社会网络较为封

闭。与我们所调查的丘陵地区Ｓ村壮族村屯相比，

居住在Ｃ村山区的瑶族村寨农民同族群之间的交往

更为密切，但族际之间的交往则相对较少，因此，由

族群关系建构的社会网络相对较为封闭。这一点，

从其婚姻网络中就可以发现。我们所考察的３个Ｃ

村山区瑶族村屯中，村民依然保持着“男不外娶，女

不外嫁”的婚嫁传统。在我们所访谈的２５名瑶族村

民中，有１３名已婚，其对象都是瑶族。瑶族内部通

婚使姻亲关系和同族关系交织在一起，有利于加强

族群内部成员间的交往，使族群内部更为团结，但却

丧失了族际交往最重要的桥梁，使Ｃ村山区瑶族族

群社会网络呈现封闭特征。

其次，成员的族外交往较少，族群成员个体社会

网络中的民族构成同质性过高，只有同族内的“强关

系”，跨族群的“弱关系”较少。封闭的族群社会网络

使得Ｃ村山区瑶族屯寨的村民对族群之外的人显得

有些冷漠。因此，当我们调查小组到了Ｃ村村委会，

告知我们的调查计划，村支书表示支持，但他表示：

“瑶族屯寨都在山里，离我们行政村比较远。我

们的罗文书是那边人，我在那边没有他管用。他今

天没有来，我叫他明天领你们进去。没有他的引荐，

你们是很难进行调查的，所以，你们今天就不用进去

了。”（访谈资料８：ＢＣＬ０１，男，５０岁，初中文化程

度。时间：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地点：Ｃ村村委会会议

室。）

在后续的调查过程中，我们也能时常感知到Ｃ
村山区瑶族村民对族际交往的淡漠。例如，在我们

调查期间，有一个开小酒厂的小老板也骑着摩托车

一路推销他的白酒。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不仅绑着

一桶白酒，还坐着一位须发斑白、瘦骨嶙峋的老人。

老人在摩托车后座上受尽颠簸。罗文书说：

“那个老人是酒厂老板的父亲。他父亲原先担

任Ｃ村的村干部二十几年，在Ｃ村的各个族群中都

很有威望。他们是壮族人，没有他父亲出面，在这附

近的村屯中没有多少人会理他。因此，为了推销酒，

他才把他父亲也带出来。”（访谈资料９：ＢＣＬ０２，

男，３６岁，高中文化程度。时间：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

地点：Ｃ村小店门口。）

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Ｃ村山区瑶族族内交

往密切、族际交往相对冷漠已逐渐成为了一种地方

性共识，山外其他族群的农民对山区瑶族的一般印

象是：

“瑶族很多是住在山里面的，离这里比较远。他

们是不怎么愿意和其他人交往的。我们很少和他们

打交道。在集市上偶尔碰到，不怎么和别人打交道，

因为他们只能同族结婚，没有其他民族的亲戚。”（访

谈资料１０：ＳＦＨ０１，男，４８岁，小学文化程度。时

间：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地点：Ｓ村其家大厅中。）

总之，山区的交通不便、族内婚等因素导致Ｃ村

山区瑶族农民与其他族群族际交往相对缺失。制度

性族际关联（ｔｉｅ）的缺失使得Ｃ村山区瑶族农民工

的“乡土社会网络”呈现封闭性、族内构成同质性高

和以族内“强关系”为主等特征。山区瑶族农民工的

“乡土社会网络”特征对他们的非农初职获得产生了

非常重要影响。

田野调查的资料发现，Ｃ村山区瑶族第一代农

民工的非农初职都是在林场从事伐木行业。山区瑶

族农民之所以能够获得、甚至垄断这一份非农职业，

是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和“乡土社会网络”特征共同

作用的结果。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有林场改革使得砍伐、运

输林木等劳务外包。居住于山区的Ｃ村瑶族就成为

最初承接这些劳务外包的主要族群。在长期劳务外

包过程中，林场的外包劳务逐渐固定由几个总包工

头承接。那些总包工头都是瑶族，因此，他们也主要

是在同族近亲的瑶族族群中找寻次级包工头。山区

瑶族族际交往的普遍缺失使得次级包工头的社会网

络主要由同族成员构成，瑶族的次级包工头也只会

在附近的瑶族屯寨中招募散工。因此，随着林场劳



　　　　
　　　　

１１１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
　　　　　　　　　　　　　　
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郭
云
涛

社
会
网
络
与
山
区
少
数
民
族
农
民
工
的
非
农
职
业
流
动

务外包承接的制度化，外包劳务机会固定由几个瑶

族包工头控制，林场劳务外包为瑶族族群所垄断。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林场普通散工的每天工资

为四五元，后来工资转变为计件的形式，即按砍伐的

立方数计费。近期林场外包劳务的费用为３５元／立

方。散工的平均月收入大约为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０元，而

次级包工头则可以从外包劳务中提成，月收入则可

达２　５００元以上。次级包工头较高的月收入使之成

为许多瑶族农民的理想职业，但大部分人是普通的

伐木工。林场伐木工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而且夏

天太热，冬天太冷，没法干，只能断断续续地参与林

场外包的劳务活动，一年只能干六七个月的活。但

由于所有的林场外包劳务都为瑶族成员垄断，凭着

族群身份，只要他们想做，随时都可以重新再回来。

林场外包劳务虽然是很繁重的体力活，很辛苦

且容易受伤，但却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瑶族农民提

供了一种较为稳定、收入相对较高的非农就业途径，

因此，在那个时代，为许多其他族群的农民羡慕。但

是，其他族群农民仅能羡慕，却没有办法获得这份工

作。在访谈中，壮族的ＳＦＨ０１就说：

“那个时候，山里面的瑶族并不穷，他们可以去

帮林场干活，能赚很多钱的。我们在附近就没有这

么稳定的活可以干的。我们只能去南丹等地方的矿

场干活，工资不高，又危险，就像脚底下踩着一个炸

弹一样。”（访谈资料１１：ＳＦＨ０１，男，４８岁，小学文

化程度。时间：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地点：Ｓ村其家大

厅中。）

其他族群的农民之所以没有办法获得这份工作

的原因在于，在林场劳务外包制度化过程中，瑶族的

工头实现了对这些外包劳务的垄断。瑶族是一个社

会网络较为封闭的族群，因此，在劳务逐级分包的过

程中，总包工头招聘的次级包工头都是瑶族，而各次

级包工头在招募散工时，他们主要招募的也是瑶族

农民而不考虑其他族群的农民。因此，在林场劳务

外包制度化的过程中，由于族群社会网络的封闭性，

山区瑶族农民也实现了对林场外包劳务这一非农就

业机会的垄断。

上述分析表明，山区瑶族农民工的“乡土社会网

络”呈现封闭性、民族构成同质性高和以族内“强关

系”为主等特征。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和社会网络

的上述特征使得族群内部某些成员掌握的非农就业

机会排他性地在族群内部成员间分享，从而使山区

瑶族农民非农初职呈现明显的聚集形态。

２．“新社会网络”特征与非农次职流动

族群集体社会网络的封闭和在非农职业流动过

程中的“抱团”现象既不利于族群成员在非农职业流

动过程中建构跨族群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使族群成

员个体中心网络中职业构成异质性较低。［１４］这导致

他们在其他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缺乏获取就业信息

和人情、影响力等社会资源的社会网络渠道，使族群

成员在其他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对此，我们从山区瑶族农民初次外出打工的求

职历程中可以看出些端倪。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农

民从事各种非农职业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已蔚然

成风。但在所访谈的山区瑶族农民中，最早外出搜

寻林场劳务以外的非农职业就业机会大约为１９９８
年。那位受访村民ＢＣＬ０８说：

“那时我在 Ｎ市高峰林场伐木时，在一个小酒

店里吃饭，听到旁边一桌人说到广东打工能赚很多

钱。林场的活又累、又容易受伤，工资也不高，因此，

我打算也去广东打工。”（访谈资料１２：ＢＣＬ０８，男，

４３岁，小学文化程度。时间：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上午

１０：１５，地点：Ｃ村小店门口。）

这比山外其他族群，他们外出寻找其他非农职

业的经历晚了近二十年。其原因有以下两个：（１）社

会网络是就业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３］（Ｐ７３～８０）但从宏

观社会关系网络的民族构成状况来看，社会网络的

构成主体是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和壮族成员构成的，

因此，山区瑶族成员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导致他们断

开了与主体社会网络之间的链接，也就断开了就业

信息的主体传播渠道；（２）从族群成员个体社会网络

的职业构成来看，族群成员非农职业的高度同质性

导致以下两个不利后果：首先，职业高度同质性导致

族群成员从个体社会网络中获取的都是重复的冗余

就业信息；其次，社会网络的封闭导致同族成员过度

聚集在林场伐木行业中，这使得山区瑶族族群成员

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也不能建构跨民族的社会关

系网络，使得他们在向其他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缺

乏获取人情、影响力、社会支持等社会资源的社会网

络渠道。

社会网络渠道的缺失使山区瑶族农民的就业信

息较为闭塞，使他们对其他非农就业信息反应较迟

缓。因此，临近２１世纪，他们中才有人打算外出打

工。同理，社会网络渠道的缺乏使他们的人情、影响

力等社会资源较为匮乏，导致他们在其他非农支职

业流动过程非常不顺利。在访谈中，很多人讲述他

们初次外出搜寻工作的经历。其经历一般都遵从这

样一个模式：

“在２００２年左右，我们附近各寨有人也开始结

伴外出打工。大部分人是去广东打工的。但是，广

东那么大，我们没有确定的目的地，身上带的钱很

少，只有４００元，我们很着急想找到一份工作。但

是，我们没有熟人介绍，只能在街上游荡。看到有工

厂贴出招工告示，我们就去应聘。大部分招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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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资都很低，一个月只有五六百元。犹豫了几天，

钱花光了，我们只能随便找份工作谋生。”（访谈资

料１３：ＢＣＬ０８，男，４３岁，小学文化程度。时间：

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地点：Ｃ村小店门口。）

可见，在外出打工过程中，信息、人情、影响力等

社会资源的匮乏使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去找什么样

的工作，哪些厂的工资、待遇更好，更没有人帮他们

介绍工作。因此，很多山区瑶族农民在初次外出务

工过程中，只能在公开贴出招聘告示的企业中找一

份工作。

但问题在于，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嵌入于社会网

络中，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传播、获取、了解就业

信息、获得就业机会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农民工所

提供的主要是普通体力劳动，工作是可替代的，工作

给谁做都一样，谁先知道、谁有关系，谁就更有可能

获得就业机会。因此，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优质的

非农就业机会往往早已为那些“有关系者”获得，而

不好的就业岗位则被社会网络淘汰，岗位处于空缺

状态。因此，正式招聘公布的就业信息往往是被社

会网络淘汰的劣质信息，通过公开招聘所找的工作

肯定就不尽如人意。因此，在访谈中，村民ＢＣＬ０８
表示：

“我们几个人都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我和一

个同伴在塑胶厂工作，其他几个人在皮具厂或五金

厂工作。工资很低，前三个月为试用期，工资只有

４００元／月。期满后，工资涨到６００元／月。除了工

资低，工作环境也很差。塑胶在制作过程中有一种

很难闻的恶臭，据说是有毒的。工厂安装了一个排

气扇，也发给我们人手一个口罩，但是，那种气体太

臭了。我忍了几个月，工资又低，又难以忍受那种味

道，所以，我就辞掉了那份工作。回家后一检查，发

现肺部还有些问题。其他几个人的工作也好不到哪

里去。”（访谈资料１４：ＢＣＬ０８，男，４３岁，小学文化

程度。时间：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地点：Ｃ村小店门

口。）

上述分析表明，族群初级群体集体社会网络的

封闭性、族群成员非农职业的高度同质性和族群成

员跨民族社会关系的缺失使他们在其他非农职业流

动过程中缺乏了获取信息、人情、影响力、社会支持

等社会资源的社会网络渠道。信息、人情、影响力等

社会资源的匮乏导致他们在获取、从事其他非农职

业过程中，茫然无绪、历经周折，最终纷纷铩羽而归。

另外，山区瑶族农民族群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导

致他们在族际交往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民族身份认同

以及较为内向的民族性格。这使得他们在非农职业

流动过程中容易产生族群的过度“抱团”，从而很难

融入地方性社会网络，因此，不利于族群成员流动过

程中“新社会网络”的重构，也就不利于好工作的获

得。这一点我们从下述案例中就可以发现：

某男，今年３４岁，２００２年开始外出务工，到过

江门、深圳、珠海等地方打工。在打工过程中，一般

是找同民族的老乡玩，也偶尔会跟同一工厂同事玩，

结交一些外地朋友，但是，感觉和他们交不上心，虽

然在打工的时候留了电话，但是，分开后就没有联系

过。（访谈资料１５：ＢＣＬ１０，男，３４岁，小学文化程

度。时间：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地点：Ｃ村小店门口。）

某男，今年２６岁，在南宁西乡塘的一个腻子粉

厂打工。在厂里一般和老乡一起玩，但有空的时候

他一般是找在朝阳广场工作的表哥一起玩，很少交

其他朋友。（访谈资料１６：ＢＣＬ１３，男，２６岁，初中

文化程度。时间：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地点：Ｃ村小店

门口。）

可见，由于地理、婚姻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使得

山区瑶族农民“初级群体”社会网络更为封闭。这导

致他们在族际交往过程中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

以及较为内向的民族性格。这也使得他们在非农职

业流动过程中容易产生族群的过度聚集现象，不利

于流动过程中新社会网络的重构，也就对非农职业

流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之，山区瑶族的案例表明，族群集体社会网络

的封闭性和成员个体“原初社会网络”的同质性使同

族成员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容易过度“抱团”。这

使得族群成员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依然难以建

构多元的社会关系，也难以融入打工目的地的地方

性社会网络以建构“新社会网络”。这也就导致他们

在非农转职过程中相对缺失了社会网络中的信息、

社会支持和人情等社会资源的支持，使他们在非农

职业领域中处于不利地位。

五、结果与讨论
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贫困问题是个较为普遍的

社会问题。市场既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

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那么，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

受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的山区少数民族这一弱势群体

对市场机会的利用状况如何呢？本文以广西南部丘

陵地区的Ｓ村壮族和Ｃ村山区瑶族为案例，比较分

析的结果表明，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山区少数民族的

相对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剧。社会网络是导致市场转

型过程中山区少数民族的相对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剧

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以下问题：

第一，市场化、社会网络与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

贫困。已有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禀赋、教育状况、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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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文化的再生产等因素都是导致市场转型过程中山

区少数民族农民相对贫困加剧的重要因素。［１５］［１６］社

会网络虽然也是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市场机会获得

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以往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主要

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对市场机会获得的积极影响，却

相对忽略了对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负功能的研

究。［１７］［１８］而本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会对山区少数民族

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产生负面影响，社会网络是

导致市场转型过程中山区少数民族相对贫困加剧的

重要因素。这一结论拓展了“市场化与山区少数民

族农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这一议题的研究，同

时，也使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社会网络对于少数

民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潜藏着诸多负功能。

第二，少数民族农民工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的

社会认同“内卷化”。社会网络之所以会对山区少数

民族农民工的非农职业流动产生负面影响，其原因

在于，山区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族际交往的缺

失，族际交往的缺失使得族群成员对族群身份认同

的“内卷化”。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又导致集体

社会网络的封闭、个体社会网络的民族构成单一、职

业构成同质性过高和族群成员在流动过程中难以融

入地方性社会网络。但我们需要拓展的几个问题

是：（１）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在非农职业流动过程中都

会形成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２）除“山区”这一

地理因素外，宗教、生活方式差异等因素都有可能会

影响少数民族农民工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３）

族群身份认同“内卷化”会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

网络产生影响，并且有可能不利于他们的非农职业

流动。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其一，“山区”这一地理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山区

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认同“内卷化”。

其二，族群身份认同的“内卷化”使得山区少数

民族的集体社会网络较为封闭，族群成员“原初社会

网络”呈现民族构成单一、职业构成同质性高、以强

关系为主等基本特征。

其三，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原初社会网络”的

上述特征使他们难以融入流动目的地的地方性社会

网络，“新社会网络”难以建构。

其四，山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原初社会网络”和

“新社会网络”的上述特点使他们在非农转职过程中

缺乏必要的信息、社会支持和人情等社会资源，从而

对他们的非农职业流动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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